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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回第三十回  汴梁城裡探監　鬆陵驛前遇盜汴梁城裡探監　鬆陵驛前遇盜

　　且說天子駕轉昭陽，國母聞妃一同接駕。行參已畢，大家歸坐。天子將蘇國舅保奏之事說了一遍，又將鎮國王的招紙取出，遞

與二位娘娘一同觀看了一遍。國母聞妃心中不忍，落下淚來，一齊下拜，異口同音，願以蘇聞二姓的家口保高廷贊不反。天子道：

「鎮國之無叛心，朕已料其八九。但只一件，業已拿問入監，刑責幾次，此案未明，若還含糊釋放，豈不失了國體？」國母道：

「陛下聖意既鑒其屈，何不破格開恩，降旨一道，真假免究，念功減罪，貶他回籍為民，俟有用武之時，再去取召。他有忠君之

心，自然還與國家出力，那時再按功行賞，亦顯我主聖德神威，不負功臣。」天子道：「梓童、賢妃請起，朕自有區處。」國母、

聞妃謝恩平身。說時天晚，大家安寢。寧佐忙把這個消息悄悄命人透與奸相。　　呂國材得了這個機密信，老大的著忙心內焦。不

顧夜宴觀歌舞，暖閣獨坐皺眉梢。暗恨御史蘇國舅，出頭多事惹牢騷。抱怨聞妃與國母，分明是與吾留下禍根苗。他若出監得了

命，不亞如縱虎歸山龍入濤。訪著是我將他害，強賊豈獨肯輕饒？一定本奏當今主，這件饑荒怎開交？這奸相左思右想無主意，急

的他目似鑾鈴汗似澆。反覆思量時多會，忽然巧計上眉梢。回嗔作喜將頭點，口內連誇主意高。「我的這神機妙算人難測，高廷贊

安翎插翅也難逃！縱然將他殺到底，還叫他不知是我暗操刀。」奸相越想越得意，拈髯含笑樂滔滔。回至後堂安寢下，這一夜，萬

算千思睡不著。

　　那呂國材的生性，乃是祖造的一段偏才。他那心中詭計陰謀有六頃七十多畝，橫算豎算，千變萬化，鬼神不測。登時想了個絕

計。到了次日，只怕天子降下貶旨，早早入朝伺候。神宗剛然階殿，百官朝畢平身，他便俯伏奏道：「臣呂國材有本奏聞陛下。」

天子命宣上殿來。奸相進殿叩首，天子道：「丞相見朕，有何奏章？」

　　奸相叩首呼萬歲：「為臣有本啟當今，望我主龍意回嗔容細奏，臣冒死為保國家有用臣。宋四所首通金事，這而今，度勢觀形

未必真。臣想他，平生正直無苟且，不似欺君造逆人。孝廉方正多仁義，又念他汗馬功勞海樣深。問過數堂無異話，定有別因暗裡

存。這隱情，惟有宋四一人曉，萬不能起死回生辨假真。這而今，難以問罪難釋放，為臣斗膽設條陳：乞我主，開恩降道免究旨，

免其死罪問充軍。將他發到嶺南去，路遠途遙離大金。縱有逆謀無妨礙，難通來往免懸心。秘旨曉諭收監者，命其察管細留神。果

有真形與實犯，便宜行事即除根。果然要照先赤膽無他意，俟有功依然召取轉京門。這如今一時難以分真假，且等個日久天長便見

心。望皇爺念功恕罪憐國戚，這便是聖德如天格外恩。為臣冒死愚言畢，誠恐誠惶達至尊。」這奸相暗投機會一夕話，神宗爺龍心

甚悅面生春。

　　天子聞奏甚喜，道：「先生所奏，乃為國忠君兩全之策，寡人准奏。」奸相叩首謝恩，退步歸班。天子遂即降旨，曉諭錦衣衛

知道。聖旨大概是：宋四所首鎮國王高廷贊通番之事，並無實跡，一面之詞，未足為憑。原告已亡，無可質證。朕今念其祖孫三世

有功於國，又是國戚，破格開恩，免其死罪。但宋四失馬逃軍，例應獲斬，故縱不捉，事涉可疑，律應拿問。今有丞相呂國材、御

史蘇端合同上本保奏，恩准免究，將高廷贊削去王爵，廢為庶人，發至嶺南諸葛城威遠王麾下為軍，逢放不赦，俟有軍功，許贖前

罪。不必再奏。欽哉！謝恩！

　　當下聖旨傳至錦衣衛衙門，蘇老爺命人將高公提至，當堂開讀，謝恩已畢，送了天使回來，向高公打躬作賀道：「可喜老千歲

得脫囹圄之苦，學生不勝慶幸！」高公謝道：「若非國舅與呂大人鼎力周全，罪人之死，難逃旦暮矣！廷贊何德，敢勞二位大人用

情，使罪人何以答報！」蘇公連稱不敢，又道：「旨諭行期太緊，二月初八日就要起解，大人須令貴從速修行李方妥。」高公答

應：「多承指教。」當下蘇公吩咐禁子：「高千歲不日出監，且將刑具寬去，散住幾天，小心服侍。」禁子領命，將高公帶回監

內。高公算了算起解的日期，止剩三天，也不見鄭安寧回信，心中甚是盼望。

　　列公，你道那鄭安寧那裡去了？只因上回書不暇表白。自高公回京那日，他先押了行李送至無佞府，交與老院公楊義收存。他

才要回去伺候主人，只見一個家丁張口結舌跑來說：「不好了，不知為何？姑老爺被旨拿問，送至錦衣衛衙門去了！」院公楊義大

驚失色。鄭安寧魂不附體，就要跑去打探，楊義連忙攔阻說：「賢姪不可自投羅網，你乃姑老爺貼身家將，倘有重大之事，必然干

連於你。且莫出頭，待我先去打聽是何事故，留你在外，也好商量主意。」鄭安寧只得依言。楊義到了錦衣衛衙門外，等的審了下

來，跟至監中，見了高公，細問其情。方知被宋四所陷。急忙回來告訴鄭安寧知道。安寧捨命便要叩閽擊登聞鼓替主鳴冤。楊義攔

阻道：「宋四已死，又不知唆使之人，總然叩閽，與誰對證？也不過入監候審，空把個身子拘管。如今姑老爺吩咐你不可露面，急

急回家送信，與你父親、夫人、小姐大家計較一個主意，搭救主人，倒也罷了。」

　　鄭安寧聽得院公話盡理，主人之言又不敢違。點頭答應說：「我去，不過二月中旬我便回。家主人事托叔父，事不宜遲我即

歸。」楊義回言說：「全在我，咱這裡見景生情探事非。」他二人彼此叮嚀分了手，鄭安寧打馬出城天漸黑。催馬加鞭連夜走，全

不顧天寒雪冷朔風吹。赤膽忠心疼恩主，廢寢忘餐痛淚垂。路途遙遠急難到，恨不能人會騰空馬會飛。冬至走至年節過，不覺的腦

盡梅開春又催。恰到新正十六日，小英雄，馬上抬頭對面觀。看見家鄉鎮國府，不由又慘又傷悲。見他父正與王平門外站，這豪

傑，加鞭頓轡馬如飛。

　　鄭安寧催馬向前，滾鞍下馬，撲至鄭昆面前，跪倒放聲大哭。把個老蒼頭嚇的魂不附體，連問不迭。安寧把主人被陷之事，哭

訴了一遍。鄭昆＿王平聞言，登時而如土色。老蒼頭兩腿好似墜上千斤，拉著安寧，哭進中堂。

　　伏夫人與夢鸞小姐在上房剛用了早膳，正坐吃茶。只見梁氏慌慌張張跑進房中，說：「夫人、小姐，可不好了！老爺遭了什麼

事故，安寧小子回家送信來了！一言未盡，鄭昆父子一同進房，嚎啕慟哭，跪在塵埃。夫人、小姐急忙就問。

　　鄭安寧含悲帶慟從頭訴，嚇壞合家聽話的人。僕婦、丫鬟齊落淚，伏夫人體戰身搖面似金。惟有夢鸞高小姐，恰好似亂刀攢身

劍刺心。大叫天倫疼死我，咕咚跌倒在埃塵。只見他面如金紙唇如靛，緊閉了雙睛失去了魂。青梅梁氏朝前跑，伏氏夫人站起身。

大家連忙攙扶起，齊聲呼喚淚紛紛。佳人定睛時多會，悠悠氣轉又還魂。濁痰吐盡淚如雨，慘慘悠聲叫父親：「念天倫報國忠君心

似鐵，不亞如美玉無瑕百鍊金。那有背國通番事，賊宋四平地生非血口噴。細想其情非無故，必有陰謀唆使人。」這小姐又是悲傷

又著惱，戰慄開言叫母親：「孩兒捨死去救父，今日個改作男妝就起身。金殿叩閽上血本，求聖主念功免罪赦忠臣。皇爺若不赦我

父，為兒的願替天倫刀碎身。萬一去遲爹爹喪，我夢鸞同死他鄉把父跟。青梅速去備行李，母親快去備金銀。」這小姐說著站起方

移步，只覺的霎時好似火燒身。眼前一陣金花舞，雙腳猶如踏火盆。渾身骨節疼難忍，兩耳生風似駕雲。望前一跌又要倒，青梅女

連忙扶住女千金。伏夫人含淚向前拉住手，摸了摸頭面尤如烈火焚。說道是：「我兒想是身得病，少不得且進蘭房慢養神。」夢鸞

小姐嚎啕哭，說：「罷了，天哪何故不容忠孝人！」鄭昆說：「夫人小姐休急壞，待老奴速往東京走一巡。多帶金銀去打點，見景

生情再理論。」上房中正在慌忙言未了，門外邊跑進狂生伏士仁。

　　伏生進房，不住跺足捶胸，唉聲歎氣，向夫人說：「我方才聽得妹妹改妝上京，他乃千金閨秀，長途路遠，這如何使得？」夫

人說：「他今忽得病，去不得了。」伏生說：「就是不病也不用賢妹出頭露面。現放著我，就是論親骨肉至戚，遇著這樣大事，也

該出力盡心，何況孩兒現在膝下為嗣，父親有難，為子者竭力救護，乃是分所當為。事不宜遲，為兒就此與鄭昆一同起身，急急趕

至京中，捨著一死，叩閽辯冤，搭救老爺便了。」小姐聞言，為父的心重，不暇他顧，遂說道：「兄長果能救父回家，小妹銜環結

草，報之不盡。」伏准聽得此言，滿心裡這一歡喜，不亞如得了暮生子哥哥兒一樣，沒口的回答「不敢，不敢。」小姐此時自覺頭

重身輕，坐立不住，錯沉起來，伏氏命人攙扶後邊去了。遂即忙忙打點行李、金銀五千兩，打成駝騾，立刻起身，留下張和、王平

看家。鄭昆父子、李清、趙泰五個人俱乘快馬，押著駝騾腳夫，飛奔東京而來。



　　到了二月初七，剛剛趕到汴梁。進城一路打聽的高公無恙，大家方才放心下來。蒼頭向伏生說道：「大相公且同安寧把銀子行

李送至楊府，老奴先到錦衣衛衙門等候便了。」伏准依言，同往楊府去了。蒼頭到了錦衣衛監外，知會禁子。禁子聽得是鎮國王的

家丁，忙忙放入。這都是蘇老爺吩咐過的，凡有官事入監之人，不論官宦軍民，那良善正直之人，許他親友看望；那些刁豪惡劣之

人，俱不容見面。

　　這日高公不見鄭安寧的回音，心中正自著急。忽見禁子走來，說：「外面來了個老者，說是千歲的家人，名喚鄭昆，要見老

爺。叫他進來麼？」高公驚喜，忙道：「快些喚他進來。」禁子答應出來，領著蒼頭進了虎頭門，穿過西所囚房。只見那些犯人披

枷帶鎖，垢面蓬頭，嚎哭之聲，慘不可聞。鄭昆暗忖道：「怪不的常聞人說，監牢便是人間的地獄，我那老爺怎受這般狼狽？」想

至其間，淚如湧泉，不由問了一聲：「哥，榮我主就在這房中麼？」禁子說：「堂上老爺因念高千歲是個好人，另著一間房居住，

飲食茶飯，俱要潔淨。這些時都是在下親手服侍。」鄭昆聞言，感謝不盡。

　　說話之間來的快，那間房獄神廟後面朝南。但只見房屋矮小多黑暗，半掩雙門掛布簾。鄭昆進房東西找，看不見故主在那邊。

忙擦老眼東西看，見一張白板床頭鋪舊氈。床上坐著一個人，形容狼狽好難看。面無血色黃又瘦，頦下長垂五綹髯。義僕至此心如

碎，撲到跟前仔細觀。這才認出是恩主，哎呀爺跪倒在面前。目中慟淚紛紛滾，手抱磕膝哭軟癱。高公一見心難受，說不得丈夫有

淚不輕彈。強忍傷心開言道：「鄭昆不必你傷慘。如得重逢即是幸，我這裡肺腑深談有萬千。快些起來我問你，家中日月可如先？

小姐到家好不好？夫人行為愚與賢？怎麼丟了雙印子，素娘幾時赴黃泉？」都只為楊義探監常來往，所以高公知的全。蒼頭見問如

刀攪，遂把那已往情由細細談。就只未說小姐病，伏士仁欺心之處未深言。為的是主人正在尤愁際，何苦又多添煩惱與牽連。高公

聽畢將頭點，口內長吁暗叫天：「念弟子，求天告地非容易，為的是祖父香煙接續難。幸得一子能接脈，又誰知空喜一場火化煙。

我若不去平塞北，那有這夜晚丟人事一番。還是我善少德薄行未到，也只好由天聽命度餘年。」這老爺自歎自嗟傷不已，只見那禁

子張榮走近前。

　　禁子進房說：「外面來了一位少年，同著一位相公，看望老爺來了。」

　　說時，伏准與鄭安寧一同走進房中。安寧一見主人這般形容，不由心似油煎，跪倒面前，慟哭不已。伏生也向前叩拜。高公

說：「賢姪請起。為我受此風霜勞碌之苦，且請坐下，忙忙敘話。」伏生站起復又作揖，坐在一邊。高公定睛細看，見他身材長

成，面色紅白，到也帶幾分秀氣，只是出落的眉目含情，眼光如醉，明帶一段惹草招風、浮浪的光景。老爺沉吟暗想道：「細觀此

子面貌，再味鄭昆方才之言，料他未必是個忠厚孩子。我家有這樣人久住，只怕往後不免是非了。」高公又想了一想，把心一橫，

自叫自己：「高某哇高某！你自己的性命如今尚且如絲懸瓶。不知幾時墜地，暫留這口氣在，為的是等個水落石出，沉冤得雪，保

的祖父清名不朽，就是我高門之幸了，那裡還顧的許多？」想至其間，萬慮皆消。向伏生說道：「吾聞賢姪已人爨門，何其幸也！

過年乃是大比，何不發憤讀書，倘得連登及第，亦不枉老朽一番仰望之意。」伏准躬身連稱如命，又說道：「孩兒此來，原因夢鸞

妹子聞大人被冤之信，急要改妝來京，叩閽上本，代父鳴冤。我想他乃深閨弱質，怎好出頭露面？孩兒既在膝下，即是親生的一

樣，故連夜趕來，不惜一死，明日與大人鳴冤便了。」高公搖頭道：「多承美意，這倒不消。今有蘇、呂二公一同保奏，蒙聖恩免

死不究。發嶺南為軍。聖旨已下，理宜遵行。再者原告已故，這冤枉從何處辯起？心領盛情，千萬不可造次。我明日起身南去，賢

姪與鄭昆急急回家，我有一件大事倒要煩賢姪費心辦理辦理。」伏生道：「有何事體，大人只管吩咐，孩兒遵命。」高公道：「因

小女夢鸞自幼許配與江南寇翰林的公子為室，明年寇公子來京赴考就親楊義送他至燕，那時就在咱家拜堂入贅，待過一月，將家資

所有分半為奩，著人送他小夫妻回南。了我這一件心事，我就死在他鄉，九泉之下也是暝目。」

　　伏士仁聽了高公一夕話，趁勢開言把老爺呼：「夢鸞妹子這件事，我姑母時常為此費躊躕。閒中敘話言及此，我妹子無語低頭

只是哭。娘兒倆意合緣投相敬愛，不亞如懷中美玉掌中珠。太太說：眼前只有他一個，怎捨得遠嫁他鄉萬里途？怕的是急切之間難

見面，牽腸掛肚想何如。到將來老病著床空盼望，總有那便鴻難寄緊情書。止望著倚靠終身成半子．好與他共掌家園享後福。」高

公聽畢微微哂，說：「你姑母果然高見不糊塗。難為他宦門之女王侯婦，似這些不經世故忒粗疏。愛子之心人皆有，須把他義方教

訓指迷途。但曉私恩虧大道，何異居槽牛舐犢？別作良圖權變話，可笑他公然開口竟說出。自古道：一與之齊偕老死，綱常干係豈

輕忽？古聖賢存亡尚且心不易，那有個為怕途遙自反覆？這意思莫非將女重擇配，毀卻前盟另尋夫。」伏生一見高公惱，面紅過耳

嘴咕哮嘟。低頭屏氣無言語，只聽得老爺有語把鄭昆呼。

　　「鄭昆過來。」蒼頭答應：「小人伺候。」小姐這件大事，全然交付與你。過年寇姑爺來時，照我之言辦理，過了三朝，即命

張和、王平送他們回南。違背吾言，有日回家，重責不恕！」高公又叫禁子取過紙筆要寫書信，怎奈渾身刑傷太重，提筆在手，疼

痛難當，把眉皺了皺，勉強書寫。

　　鄭昆一見，忽然靈機觸動，向前說：「千歲傷痕未愈，老奴現有仙丹，何不服上一服，保管見效。」高公便問：「何處得

來？」鄭昆遂把雙印滿月，呂祖賜丹之事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呂祖說：『此丹有起死回生之妙，無論沉病怪症、跌打刑傷，服下去

立時便愈。』又道：『你主僕離合悲歡，全仗這十粒金丹之力。』小人方要細問，轉眼間不知去向。小人依言珍藏，至今方才想

起，始悟從前隱語。」高公猛省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大仙昔年也曾當面指點，可惜彼時不能猜透。那日我送他出府，他手指著拴馬椿

向我呆笑幾聲，說：『這個東西帶上帽子便會殺人。』如今我被宋四所陷，你想木字著個寶蓋，豈不是個宋字麼？」鄭昆跌足道：

「是了，是了！可惜老爺若將那廝捉獲斬首，也無這一場大禍了！」高公笑道：「你不是糊塗人，為何也說這話？我命中該有這橫

禍，就是殺了宋四，也要從別處生隙，找到頭上。只恨我自己德薄，不能感格神天，轉禍為福，殺人免禍，斷無此理。」鄭昆聞

言，吁氣點頭。

　　當下高公命禁子取了水來，蒼頭取出葫蘆兒，倒出一粒金丹，有指頭大小，只見霞光射目，異香撲鼻。老爺接來放在口內，用

水送下。剛有半盞茶時。

　　只聽得腹內不住連聲響，登時間傷腫全消止住疼。不但是渾身活動多伶便，且覺的氣爽神清耳目明。更比從前多健壯，顏色紅

活膂力增。這老爺口內連連說：「妙藥，呂祖垂憐委實靈。」說畢下床忙跪倒，望空九叩秉虔誠。禁子說：「果是仙丹真個好，霎

時取效見奇功。每日何曾得動轉，都是我盡力攙扶慢慢行。剛然吃下能行走，賀老爺難滿災消遇救星。」伏士仁口念仙真忙拜謝，

鄭昆父子樂無窮。拜罷平身歸了坐，鎮國王忙寫家書字一封。寫完交與老院子，再三開口細叮嚀：「到家親手交小姐，你叫他遵命

父言把事行。我此去雖生如死差多少，途長難以定吉凶。大料今生難見面，這封書便是遺言一樣同。他若是玉潔冰清全父志，我雖

是死在他鄉目也暝。」鄭昆答應忙收起，昏花二目淚直傾。伏生不便多言語，高公又叫鄭安寧：「你隨你父回去罷，這一次不比當

年把北征。充軍從此無歸日，路遠山遙萬里程。你的父母年衰朽，你又是獨自一人無弟兄。我的禍福吉凶憑命罷，不忍你骨肉分離

各西東。」高公之言還未盡，他父子雙雙跪倒在埃塵。

　　鄭昆父子一齊落淚道：「小人蒙千歲養育之恩，視同骨肉，雖殺身亦難報萬一。恩主負難遠行，小人理當盡犬馬之力，怎敢回

家自享安閒？莫說蠻瘴之地，便是投湯赴火，也要跟隨老爺。若不叫小人跟去，即死＿於千歲面前，以盡一點愚忠。」說著，慟哭

不已。高公見他如此，只得依從。又吩咐鄭昆將那五千兩銀子留下三千兩，帶二千兩回去，「如今家中去了俸祿，不過仗那幾兩租

銀度日，入少出多，恐日後不能接濟，千萬謹守，諸事不可過費。」鄭昆一一領命。老爺又命取一封銀子賞與張榮。禁子連忙拜

謝。

　　到了次日，蘇公升堂，令人提出高公，去了刑具，換上行枷手煉。兩個解子，無非是張千、李萬。當堂領了公文，與高公一同

出衙。鄭昆、伏准、李清、趙泰一行人僱了車輛，出了汴梁南門，來至臨平江口。高公、解子、鄭安寧一齊上船。鄭昆看著把金銀

行李安放艙中。諸事停妥，就要開船。蒼頭看著主人，哭了又哭，依依不捨，萬分無奈，主僕只得分手。



　　這回書不表蒼頭回故里，再表遭屈的高大人。披枷帶鎖船中坐，鄭安寧寸步不離在後跟。飲食茶飯親經手，怕的是解子暗地起

虧心。緊緊提防加仔細，處處留神護主人。幸遇初春天氣暖，桃花含笑柳垂金。一路上風平浪靜船行快，過府穿州似駕雲。那日到

了鬆陵驛，吳江縣尹驗公文。棄船上路換車馬，鄭安寧徒步而行後面跟。正走之間天色晚，看看紅日往西沉。荒涼四野無人走，周

圍一望少煙塵。沙石土嶺無平道，面前一座大松林。小英雄緊行幾步睜虎目，眼快心靈看的真。喊叫：「車夫且莫走，前面林中有

歹人。快些把車回裡趕，待我前去把賊擒。」說話的英雄伸虎腕，脊背上拔下雙鞭把賊迎。言還未盡馬啼響，跑出了截路強人一大

群。俱各是五色抹成花紅臉，奇形怪貌似兇神。喊叫吆喝留買路，槍刀並舉亂紛紛。解子車夫魂不在，腿肚子朝前轉了筋。高公急

命催車走，恨不能肋生雙翅會騰雲。高公說：「快些與我鬆刑具，我主僕並力擋賊人。」解子車夫昏迷了，又搭著車走輪鳴聽不

真。鄭安寧手舞雙鞭迎上去，施威奮勇打賊人。只聽得兵刃交加聲亂響，有幾個著重的強徒掉在塵。小豪傑，擋劍遮刀真利害，猶

如猛虎入羊群。眾賊人拼命向前仍不散，把安寧圍在正當心。有一個黑面的強人騎駿馬，叱咤如雷把話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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